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蝉和蚂蚁的寓言

蝉备受蚂蚁的冷落的传说如同利己主义，也就是说如同我们的

世界一样，历史久远了。古雅典的孩童背着满袋无花果和油橄榄去

上学时，嘴里就已经像是在背书似的在嘟囔这个故事了：“冬天到，

蚂蚁们把自己受潮的食物搬到太阳下晒干。突然间，一只饥肠辘辘

的蝉跳上前来求乞。它想讨几粒粮食。吝啬的蚂蚁们回答说：‘你夏

日里欢唱，那冬天你就蹦跳吧。’”

事实真相把寓言作家向我们讲述的东西当作肆意杜撰给摒弃

了。当然，蝉和蚂蚁之间有时候是有一些关系的，这是毫无疑问

的，只不过，这些关系与人们讲给我们听的正好相反。这些关系并

不是出自蝉的主动，它从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好活下去，而是来自蚂

蚁这个贪得无厌的剥削者，它把所有可吃的东西全都搬到自己的粮

仓里。无论何时，蝉都不会跑到蚂蚁门前嚷饿去，还一本正经地许

诺将来连本带利一并奉还。恰恰相反，是蚂蚁实在饿得不行，跑去

乞求那个歌手的。我说的是“乞求”！借和还是从来不存在于掠夺者

的习性中的。蚂蚁剥削蝉，厚颜无耻地把它洗劫一空。我们要讲讲

这种洗劫，这是至今尚无人知晓的历史悬案。

七月，午后酷热难耐，成群的昆虫干渴难忍，在枯萎打蔫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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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上爬来爬去，想找点儿水解渴，而蝉却对普遍的水荒不屑一顾。

它用它那如钻头般的细嘴，在自己那永不干涸的酒窖中钻了开来。

它不停地歌唱着，落在一棵小树的细枝上，钻透那坚硬平滑、被太

阳晒得汁液饱满的树皮。它从钻孔中把吸管插进去之后，便一动不

动地、聚精会神地、美滋滋地沉浸在汁液和歌声的甜美之中。

如果我们多盯着它看一会儿，也许会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悲惨

事情。果然，许许多多渴得不行的家伙在转悠着。它们发现了这口

井，因为井边渗出汁液而暴露了。它们一拥而上，一开始还有点儿

小心翼翼的，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。我看见拥挤在甜蜜的井口旁

的有胡蜂、苍蝇、球螋、泥蜂、蛛蜂、金匠花金龟，最多的是蚂蚁。

最小的，为了靠近清泉，便从蝉的肚腹下钻过去，宽厚仁慈的

蝉便抬起足部，让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过。个头儿大的急得直跺

脚，挤上前去，飞快地嘬上一口，退了出来，跑到旁边的树枝上兜

上一圈，然后又更加大胆地返回来。不速之客们贪心越来越大：刚

才还谨小慎微的它们突然变成了一群乱哄哄的侵略者，一心要把掘

井者从井边驱逐掉。

在这群冲锋陷阵的强盗中，最大胆最坚决的就是蚂蚁。我看见

有一些蚂蚁在咬蝉足，还看见一些蚂蚁在扯蝉翼尖，趁势爬上蝉

背，挠蝉的触角。一只胆大包天的蚂蚁就在我的眼前咬着蝉的吸

管，拼命地往外拽。

巨蝉被这帮小蚂蚁如此这般地搅扰得没了耐心，终于弃井而

去。它在逃走时还向这帮劫匪撒了一泡尿。对于蚂蚁来说，蝉的这

种高傲的蔑视无伤大雅！反正它的目的达到了。它成了这口井的主

人了，但是，使井冒水的泵已不再转，井很快也就干涸了。井水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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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，但却甘甜。一旦再有机会，还会用同样的法子再喝上几大口的。

大家都看到了，事实彻底地把寓言臆想的角色给调换过来了。

毫不客气、抢劫时决不退缩的求食者是蚂蚁，而甘愿与受苦者分享

甘露的能工巧匠是蝉。还有一点也足可以把颠倒的情况调整过来。

经过五六个星期漫长的欢唱之后，歌手生命耗尽，从大树高处跌落

下来。它的尸体被烈日晒干，被行人的脚踩踏。时刻在寻找战利品

的蚂蚁撞见了它。蚂蚁随即把这美食扯碎、肢解、弄烂，搬到自己

那丰富的食物堆中去。甚至还可以看到蝉虽已奄奄一息，但翼还在

灰土中颤动，可是一小队蚂蚁拥上去向各个方向拉扯它、撕拽它。

此时的蝉伤心至极。看了这同类相残之后，就不难看出这两种昆虫

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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蝉和蚂蚁

1

上帝呀，真热呀！但却是蝉的好时光，

它乐至疯狂，欢唱昂扬。

七月流火，收割忙。

金色麦浪翻滚，收割者，

弯腰弓背，辛苦劳作不歌唱：

它口干舌燥，有歌无法唱。

这是你的好时光，你就放声唱吧，

娇小可爱的蝉哪，

敲响你的响钹，

扭动你的肚腹，亮出你的两片镜子。

农夫在挥镰，刀起秆落，

刀光在麦浪中闪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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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水罐挂在割麦人腰间，

罐中装满水，罐口有草堵塞。

磨刀石凉快地待在木盒里，

不停地有水浇润，

可农夫在烈日下呼哧喘息，

直觉得骨髓都快煮沸。

可你，蝉儿，你可是有清泉解渴呀：

你那尖细的小嘴钻透细枝树皮，

出现一眼清甜多汁的水井。

糖汁顺着窄细的管道涌出。

泉水汩汩流淌，

你美美地吮吸畅快。

啊！太平时光不会总这么长！

左邻右舍尽是窃贼，

外加散兵游勇流浪儿，

都看见你掘了一口甜井。

它们口渴难耐，痛苦地挪上前来，

意欲攫取你的一滴甜浆。

小心点儿啊，我的小可爱：

这帮饥渴非常的家伙，

先是谦卑恭顺，

转眼间就变成无赖疯狂。

005



它们先是沾沾嘴唇，

然后便不满足于你的剩饭残汤，

它们抬起头来，想把一切沾光。

它们将会如愿以偿。

它们足似耙，搔弄你的翅尖。

在你宽大的脊背上，

一阵爬上爬下地忙，

抓你的嘴，拽你的角，扯你的脚趾。

它们从这儿那儿四处扯，

让你冒火又惆怅。

你滋地一泡尿，

喷向这帮强徒，

你便离开树枝。

你远远地离开这帮无赖，

可它们抢占了你的甜水井，

狂笑不已，满心欢畅，

津津有味地舔着玉液琼浆。

而这帮不知疲倦地吮吸的流浪汉中，

尤数蚂蚁为最强。

苍蝇、黄边胡蜂、胡蜂、鳃角金龟，

等等各色无赖、骗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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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大太阳逼迫无奈来到你的井旁，

唯独蚂蚁是铆足劲儿地要把你损伤。

踩你的脚趾，挠你的脸，

捏你的鼻子，躲你腹下乘凉，

凡此种种，唯它最强。

这浑蛋拿你的足当梯，

大胆地爬上你的翅膀，

趾高气扬地溜来荡去，

上下奔忙。

2

现在讲述一个不足为信的故事。

早年间，老人们对我们说，

冬季某日，你饥肠辘辘，耷拉着脑袋，

偷偷地前去

蚂蚁的地下大粮仓窥探。

富有的蚂蚁把夜间寒露打湿的麦粒

摊晒在太阳下，

准备存于地窖中。

麦粒已晒干，蚂蚁在装袋。

你眼含泪水，突然光临。

你央求它说：“天寒地冻，北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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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啸，我快饿死了。

你余粮成堆，

借我一点儿，

甜瓜成熟时节，

我定当奉还。”

“借我点儿麦粒吧。”

还是你走吧。

你要是以为它会借给你，

你就大错特错了。

那大袋大袋的粮食，

你休想弄到一星半点儿。

“滚开去，刮桶底儿去吧。

你夏天唱得来劲儿，

冬天就该饿死！”

古老的寓言就是这么说的，

它劝告我们学做吝啬鬼，

看紧钱袋偷着乐……

让那些蠢货尝尽饿肚之苦才满足！

寓言作家说的让我冒火，

竟然说你冬天去寻找

苍蝇、小虫、谷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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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你从来不吃这些呀。

麦粒！天哪，你要它干什么！

你自有自己的甘泉，

不求任何其他物。

冬天与你何干！你的后代子孙

在地下酣睡，

而你也将长眠不醒。

你的尸体落下，玉碎香消。

有一天，觅食的蚂蚁，看见了它。

在你干瘪的皮肤上，

可恶的蚂蚁在争抢；

掏空了你的胸腔，把你撕成了碎片，

当作腌货贮藏，

冬天大雪纷飞，这可是美味佳粮。

3

这才是真实的故事，

与寓言所说的完全不一样。

该死的，你们做何感想！

啊，专捡便宜的家伙，

利足带钩，挺胸腆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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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着保险箱统治在世上。

混账的，你们还口吐流言，

说艺术家从不干活，

蠢货就该遭殃。

闭上你们的臭嘴吧，

蝉在钻透树皮找佳酿，

你们却偷吃偷喝忙，

它玉碎身亡，你们仍揪住不放。

我的朋友用他那富于表达的普罗旺斯方言，如此这般地为被寓

言作家污蔑的蝉平了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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蝉出地洞

将近夏至时分，第一批蝉出现了。在人来人往、被太阳暴晒、

被踩踏瓷实的一条条小路上，张开着一些能伸进大拇指、与地面持

平的圆孔洞。这就是蝉的幼虫从地下深处爬回地面来变成蝉的出洞

口。这些洞通常都在最热最干的地方，特别是在道旁路边。出洞的

幼虫有锐利的工具，必要时可以穿透泥沙和干黏土，所以喜欢最硬

的地方。

我家花园的一条甬道由一堵朝南的墙反射阳光，那儿有许多的

蝉出洞时留下的圆洞口。六月的最后几天，我检查了这些刚被遗弃

的井坑。地面土很硬，我得用镐来刨。

地洞口是圆的，直径约两厘米半。在这些洞口的周围，没有一

点儿浮土，没有一点儿推出洞外的土形成的小丘。

蝉洞约深四分米。洞是圆柱形，因地势的关系而有点弯曲，但

始终要靠近垂直线，这样路程是最短的。洞的上下完全畅通无阻。

想在洞中找到挖掘时留下的浮土那是徒劳的，哪儿都见不着浮土。

洞底是个死胡同，成为一间稍微宽敞些的小屋，四壁光洁，没有任

何与延伸的什么通道相连的迹象。

根据洞的长度和直径来看，挖出的土有将近两百立方厘米。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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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土都跑哪儿去了呢？在干燥易碎的土中挖洞，洞坑和洞底小屋

的四壁应该是粉末状的，容易塌方，如果只是钻孔而未做任何其他

加工的话。可我却惊奇地发现洞壁表面被粉刷过，涂了一层泥浆。

洞壁实际上并不是十分光洁，粗糙的表面被一层涂料盖住了。洞壁

那易碎的土料浸上黏合剂，便被黏住不脱落了。

蝉的幼虫可以在地洞中来来回回，爬到靠近地面的地方，再下

到洞底小屋，而带钩的足却未刮擦下土来，否则会堵塞通道，上去

很难，回去不能。矿工用支柱和横梁支撑坑道四壁；地铁的建设者

用钢筋水泥加固隧道；蝉的幼虫这个毫不逊色的工程师用泥浆涂抹

四壁，让地洞长期使用而不堵塞。

如果我惊动了从洞中出来爬到近旁的一根树枝上去、在上面蜕

变成蝉的幼虫的话，它会立即谨慎地爬下树枝，毫无阻碍地爬回洞

底小屋里去，这就说明即使此洞就要永远被丢弃了，洞也不会被浮

土堵塞起来。

这个上行管道不是因为幼虫急于重见天日而匆忙赶制而成；这

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地下小城堡，是幼虫要长期居住的宅子。墙壁进

行了加工粉刷就说明了这一点。如果只是钻好之后不久就要丢弃的

简单出口的话，就用不着这么费事了。毫无疑问，这也是一种气象

观测站，外面天气如何在洞内可以探知。幼虫成熟之后要出洞，但

在深深的地下它无法判断外面的气候条件是否适宜。地下的气候变

化太慢，不能向幼虫提供精确的气象资料，而这又正是幼虫一生中

最重要的时刻——来到阳光下蜕变——所必须了解的。

幼虫几个星期地，也许几个月地耐心挖土、清道、加固垂直洞

壁，但却不把地表挖穿，而是与外界隔着一层一指厚的土层。在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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